
确定“口语词”的难点与对策
———对《现汉》取消“口”标注的思考

苏新春 　顾江萍

提　要 　口语词是普通话词汇系统中一种重要的色彩分类 ,与“〈方〉”、

“〈文〉”、“〈书〉”一起与普通话词汇有着对称的存在价值 ,取消口语词的标

注 ,会导致词汇分类的缺损。标注“〈口〉”的困难在于 :一是口语词与方言

词的纠缠 ,二是口语词自身在历史的迁移中的变化。提出确定口语词可遵

循的要点 :1. 建立起“口语词”———“普通词语”———“书语词”的同级三类

法。2. 加强口语词与方言词的辨析。3. 对实际语言生活中的口语词予

以经常的关注 ,以使词典中的口语词标注及时反映这种现实。4. 标注突

出的、典型的口语词 ,而不必求全。规范词典的功能在于诠释词汇意义的

基本内容 ,建立起诠释词汇意义的基本模式。

关键词 　口语词 　标注 　难点 　对策 　《现汉》

　　口语词是词汇学理论对词的意义色彩作出的一种分类。这类

词语主要运用于非正式的交际场合 ,具有通俗、随意、亲切、生活化

的特点。《现代汉语词典》一、二版在《凡例》作有这样的说明 :“一

般条目中 ,标〈口〉的表示口语 ,标〈方〉的表示方言 ,标〈书〉的表示

书面上的文言词语 ,标〈古〉的表示古代的用法 ,〈口〉、〈方〉、〈书〉等

标记适用于整个条目各个义项的 ,标在第一义项之前 ;只适用于个

别义项的 ,标在有关义项数码之后。”

　　《现代汉语词典》1996 年的第三版 (下面分别以《二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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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代之)却全部取消了“口”的标注 ,可这一改动并未得到认同 ,人

们纷纷提出不同的看法 ,有的批评还相当尖锐。本文更关心的是 ,

口语词的标注到底有什么作用 ? 标注口语词的难点何在 ? 能不能

找到解决它们的好办法 ?

　　一、“口”标注取消后的变化情况

　　《二版》共有口语词 844 例 ,其中整词为口语词的 713 例 ,如

“挨个儿〈口〉逐一 ;顺次”;部分义项为口语词的 131 例 ,如“不许

①不允许 :～说谎。②〈口〉不能 (用于反问句) :何必非等我 ,你

就～自己去吗 ?”取消“口”标注后出现这样几种结果 :

　　(一) 词目删除

　　删除而不再在《三版》中出现的有 41 例 :“半空中、长里、车轱

辘、戳儿、打短儿、大年初一、耳坠子、肥田粉、海龙、黑帖、黄病、麂

子、加级鱼、　子、就让、空当子、邋遢、老等、酪酸、零吃、龙须菜、露

水珠、谜儿、密匝匝、木瓜、脑门子、炮子儿、打灯蛾子、气包子、钱儿

癣、轻粉、屈心、人熊、上尖儿、水鸪鸪、四周围、小肠串气、洋火、洋

姜、装腔、堆 (zuī)”。

　　其中某个义项为口语词的只有三个 :“老等 ②〈口〉苍鹭”、“木

瓜 ③〈口〉番木瓜”、“海龙 ①〈口〉海獭”,其他都是整个词为口语

词的。

　　其中 12 例带有较明显的北方词语后缀 :儿尾词 5 例 ;子尾词 7

例。

　　(二) 改标〈方〉,成为方言词

　　有 42 条词语取消〈口〉后改标了〈方〉,由口语词成为了方言

词 ,占所有口语词的 5 %。其中属于义项口语词的有 7 条 :饶、家、

开、养活、女婿、工钱、公事 ;属于整词的有 35 条 :踝子骨、搅和、搅

混、几儿、急茬儿、犄角、犄角、半拉、活便、老鸹、粪门、地根儿、叨登、

脆生、刺挠、不大离、活茬、上半晌、中不溜儿、早半天儿、姨儿、鸭

子儿、踅摸、街面儿上、晚半天儿、蝌子、前儿、起根、没治、茅厕、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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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用到。它们是普通话词汇系统的边缘部分。完全的方言词和

完全的古词语是与普通话词汇无关的 ,只有那些刚刚进入而未彻

底沉淀于普通话词汇系统的方言词、古词语 ,才是这里要予以评论

的“方言词”与“古词语”。

　　“口语词”则是在使用场合上表现出差异 ,主要存在于非正式

的、日常生活的、较随意的语言环境 ;“书语词”也是在使用场合上

表示出差异 ,主要存在于正式的、书面的、讲究典雅规范的语言环

境。显然 ,这两类词语主要是从使用环境与使用效果上所作出的

分类 ,它们从一俗一雅、一诙一庄、一陋一典两个侧面丰富了普通

话词汇系统。有俗必有雅 ,有诙必有庄 ,有陋必有典 ,有口语词 ,必

有书语词 ,二者构成了事物的两极 ,否则“世界将变得失衡”。不可

能只有雅而没有俗 ,也不可能只有“书语词”,而没有口语词。

　　词语的分类如同现实事物的分类一样 ,交叉混杂是难免的 ,也

是正常的 ,追求“纯粹”、“单一”、“非此即彼”只能是一种理想。普

通话说“喝茶”,广州话说“饮茶”,“饮”是方言词语 ,但这个“饮”又

是古汉语中很常见的用法。广州话里有许多像“行路”、“睇”、“企

稳”、“着衫”这样来自古汉语的词语 ,故又有了广州话是保留古词

语最多的方言的说法。在这里“方言词”与“古词语”就出现了交

叉。但人们在一般情况下并不会把这二者搞混 ,因为一个是从地

域的广狭落笔 ,一个是从时间的古今着眼。剩下的就是“方言词”

与“普通词语”、“古语词”与“普通词语”之间的界限如何切分了。

这是一条永远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界线 ,可却并不妨

碍人们继续使用着这样一对概念 ,不妨碍人们继续在理论上清楚

地辨析这两种词汇成分。

　　交叉混杂同样也会出现在第二种分类中。“口语词”与“普通

词语”、“书语词”与“普通词语”之间的界限同样是难于进行非此即

彼的切分。意义色彩分类的混杂还远不限于此 ,“口语词”与“方言

词”、“书语词”与“古词语”又何尝不是纠缠在一起的呢。但如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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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并没有使人们放弃这样的分类 ,其原因就是人们从这样的分类

中得到收益。

　　上面把词语意义色彩的分类用两条横轴来显示 ,显然那是人

为理想化、简单化了的处理方法。它们与普通话词语的共有关系 ,

可以用下图来示意 :

方框图表示普通话词汇系统。每一个圆圈表示普通话词汇系统中

的每一种相对于“普通词语”、有着自己独特意义色彩的词语类别 ,

圆圈中与方框图交叉的是已进入普通话词汇系统但尚未完全被同

化的词语。圆与相邻近的圆之间 ,每一个圆与方框之间都出现了

重叠 ,重叠就代表着不同词汇成分之间的交叉。方框图中不与其

他任何圆圈相交叉的就是普通话词汇系统中真正的“普通词语”。

普通话词汇系统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清楚、实则含混的词汇总集。

　　有了上面的认识 ,再得出以下结论就不难了 :为了更深入地认

识普通话词汇系统 ,对词语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意义色彩分类是

有必要的 ;每一种意义色彩的分类都是相对的 ;要求意义色彩的分

类作到完全的纯化、净化是不可能的。

　　三、确定口语词的难点与基本原则

　　口语词标注的难点已经展现得很清楚了。主要难点有两个 ,

一是口语词与方言词的纠缠 ,二是口语词自身所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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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来看第一个难点。由“口”改标“方”的 42 例 ,和未作任何

标注但仍体现出方言词特点的 118 例 ,都表现出口语词与方言词

之间的纠葛难分。口语词与方言词之间本来是有着明显区别的。

口语词属于全民族共同语中的一种词汇成分 ,全民性是它的基本

属性 ;方言词只存在于部分区域 ,只有当它完成了由部分区域到所

有区域的变化 ,成为普遍使用的词语 ,它才进入了普通话词汇系

统。《现汉》之所以在这样两种不同的词汇成分之间出现了如此大

比例的交叉 ,很可能就是被它们表现出来的某种共同特点所迷惑

了。这种共同特点就是使用上具有通俗、随和、非正式的、亲昵的

特点。

　　在口语词与方言词的辨析中表现出来的这种迷惑应该是可以

避免的。因为任何一种词汇成分都有着自己的基本特点 ,这种基

本特点正是这种词汇成分之所以能成立的根本条件。当然 ,人们

常常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对词汇成分的一些次要属性进行归类 ,不

同的归类结果是随着归类标准而产生的。

　　《现汉》在处理口语词与方言词关系时表现出来的“瑕瑜并

见”,而且“瑕”的比例还不低 ,这就促使我们思索 ,其产生原因除了

在理论上没有分清词义色彩的多重性、交叉性外 ,还很可能与下面

两个因素有着或密或疏的关系 :

　　第一 ,词汇理论研究的时代局限。那些纠缠难分的词语往往

是北方方言词 ,特别是以北京方言词为主。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 ,

在《现汉》的编纂过程中 ,正是学术界对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的认

定过程。在这个认识时期 ,人们的精力集中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的标准话选择、共同语的基础方言选择这样的大问题上。当把北

京话选作基本对象时 ,人们还来不及对它作进一步的详细论辩 ,往

往就简单地把北京方言词语等同于普通话的口语词语来看待了。

　　第二 ,编纂者的语言背景。人们大致可以由此推测出《现汉》

编纂者们的母语大都为北京话。在他们的语言习惯中 ,在对“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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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中的普通词语”与“普通话中的口语词”与“普通话中的方言词”

这样三种不同层面词语的认识中 ,对后二者往往是不加分辨 ,或分

辨得不是很清楚。

　　当然 ,并不能因此而得出《现汉》对口语词与方言词都处理不

当的结论。其实许多例子表明编纂者是考虑到了二者之间差异

的。比如 :“食指”、“大拇指”、“大拇哥”三个词 ,前者的说法正式 ,

后两个带有明显的生活化色彩 ,但“大拇指”的说法又远较“大拇

哥”流行。因此 ,《二版》把“大拇指”标为〈口〉,“大拇哥”标为〈方〉,

“食指”没作任何标示 ,看作是普通词语 ,这样的处理是较为得当

的。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都显得很有分寸感。

　　至于第二个难点 ,则来源于口语词处于时代的演变当中。语

言是变化的 ,词汇又是其中变化最为迅速的成分 ,口语词的变化当

然是难免的。在《现汉》编纂之初 ,它们是口语词 ,后来这些口语词

发生不同的变化 ,出现不同的演变结果 ,这都属正常。就像《现汉》

中标了〈方〉的方言词 ,显示它们是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普通话词汇

系统的方言词 ,往前走一步就会蜕变成普通话词语 ,往后退一步就

撤离了普通话词汇的边缘地带 ,又成为纯粹的方言词语了。从《二

版》到《三版》的方言词变化来看 ,这三种情况也都表现得相当突

出。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组例子 :“官司”、“告状”和“诉讼”。“官司”

和“告状”都标了〈口〉,“讼诉”什么也没标。这三个词处理为“口语

词”与“普通词语”的关系。到了现在 ,它们在人们的实际使用中却

变成了“口语 (告状)”———“普通词语 (官司)”———“书面语 (诉讼)”

的关系。词汇的意义色彩变化是经常的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

这些变化。

　　词语意义色彩是词语意义成分之一种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

作为词典 ,对意义色彩可以不标 ,但没标并不等于它不存在。每一

种意义色彩都有它独特的含义 ,要作标示必须根据它们的基本属

性和特点。意义色彩多呈对称状态存在 ,标一个不标一个往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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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义类上的含混模糊。

　　确定口语词时以下的几条基本原则是应该加以考虑的 :

　　1. 口语词是普通话词汇系统的一个重要类别。它是对词语

的意义色彩作出的一种分类。在这种分类的另一端 ,与之相对的

是书语词。只标书语词 ,不标口语词 ,将使意义色彩的划分失去平

衡。准确地标注口语词 ,建立起“口语词”———“普通词语”———“书

语词”的同级三类词语 ,有助于人们更有效地运用语言。

　　2. 口语词与方言词有着本质的差异 ,它们只会在使用效果上

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共性。把口语词与方言词混而统之 ,只会造成

词汇意义分类的混乱。

　　3. 口语词是变化的。当口语词广泛使用 ,特别是广泛使用于

各种书面载体时 ,它就正在改变着自己的口语色彩而逐渐变为普

通词语。因此 ,对实际语言生活中的口语词应予以经常的关注 ,以

使词典中的口语词标注及时反映这种现实。

　　4. 作为一般语文词典来说 ,不是突出的、典型的口语词可以

不标。详细的标注和说明可以由学习词典来承担。规范词典的功

能在于诠释词汇意义的基本内容 ,建立起诠释词汇意义的基本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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